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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征集启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这个数字在今年是

极其特殊的，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同时也
为未来留下最宝贵的记忆。这其中60年的钻石婚,可以
说在人生中是特别罕见宝贵的,也是夫妻间最隆重的庆
典。本报从即日起寻找结婚60周年的老夫妇，我们将为
这些老人共同庆祝钻石婚，见证60年的风雨真情，讲述一
段难忘的过去……希望这些老人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
也希望广大读者提供线索！联系电话13838146051。

戴军戴军 著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搭档李静
说实话，我已经想不起来

这个李静长什么样子了。挂了
电话，我安然睡去。

录像那天，我到录影棚的
时候，前一场还没录完。透过
导播室的大玻璃，看到李静和
嘉宾胡兵在里面侃侃而谈。胡
兵那天的造型极不正常，头发
像刚下了摩托车一样的四散奔
走，穿了件毛衣还连了副大手套。再看李静我差点笑倒：她
额头上一条黑色头带拖出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但仔细
一看，那辫子太假了，实在可笑得厉害。我很惊异胡兵看她
戴这么个假发，竟然能不笑场而且还能把话说得那么顺溜。

李静当时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声音好听，思维敏
捷，长得也端庄迷人。但我不知道，她竟然是这个节目的制
片人。

几天以后，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命
运。她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很适合做主持人，你有兴
趣和我一起搭档主持这个节目吗？我说：有！我们开始了
搭档的日子。

那段日子，可能是李静最消沉的时候。为了这个节目，
她把她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做了这么个公司，节目在全国
反响都不错的时候，她因为没有经验被广告公司给骗了。
所以，节目一期期地往下录，因为没有任何资金注入，她的
负债也在一点点地加剧。

我是在后来才知道：李静身边所有有点钱的朋友她都
去借过了，甚至她的房子也押了出去。就在这么窘迫的时
候，我们开始策划《超级访问》。

那段日子，我看她喝醉过几次，哭过几次，和她妹妹大
吵过几次，心绞痛发作过几次。但每次过后，她还是该干吗
就干吗，这是她过人的地方。

那段日子，我们经常在办公室吃住在一起，她头发不
梳、妆不化、衣衫不整。1999年底，当大家都在讨论世纪末
的一系列无聊话题时，李静疲软地缩在沙发里，苍白着一张
脸，大睁着一对闪亮的眼睛。那时候的她，散发着一种惊人
的慵懒的美。

有时候，为了和广告客户吃饭，她也会穿上很昂贵的范
思哲晚装，化了浓妆去应酬。苍白的脸上，少许的胭脂就会
让她容光焕发不少。出门前，她会倚在门框上，回头很娇媚
地说：兄弟们，等我的好消息啊。那时候的她美艳不可方
物。但那瘦弱的背影却让我觉得很辛酸。

然后，吃完饭，带着酒气回到公司，她脸上的妆也晕了
开来，被打回原形的她显得很无助。然后大家继续讨论节
目，而广告的事却一点音讯也无。

那段日子，就像齐秦的一首歌名：《痛并快乐着》。李静开
着她的破拉达早出晚归，车上的音响大声放着任贤齐的《伤心
太平洋》，她也跟着大声地唱：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
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

当时的她，就像行走在悬崖的边上，往前是深渊，往后
也没有退路了。她就手扶方向盘，大声地唱着，泪水在脸上
肆意地乱爬；她就一路唱到家，把所有的委屈和失意，宣泄
一路。

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我们终于进棚了。预想了许多
种的可能，但最后的结果更加可怕。第一集《超级访问》的
嘉宾是何静。仗着和她熟，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的套路。有
我们三个的模仿表演，有三人小品，有何静唱歌我和李静伴
舞，有访谈，还有做游戏，最后还搞了一个玻璃缸放了螃蟹，
请何静来给观众摸奖。

当玻璃缸拿上来时，我俩真的是崩溃了。原来的设计
是满满一缸的螃蟹，底下有一个小盒子，要何静冒着危险伸
手进去拿将出来。我和李静尽力渲染一通以后，回头一看，
一个大玻璃缸里只有可怜的几只半死的螃蟹。观众大失所
望，在我们的暗示下，何静配合着大呼小叫着伸出莲花指轻
巧地把盒子取了出来。

做完这一集，我和李静连死的心都有了。大家都觉得
这个节目要胎死腹中了。召开紧急会议，一起找原因，竟然
发现每个部门都有问题。李静说：为什么只有那么几只螃
蟹？制片部门说：没钱了，螃蟹很贵的。

晚上，大家打起精神，收拾心情再做第二期。

戴军不掩恶、不讳己、不伪善。书中涉及
友情、亲情与爱情及其关于两性话题的故事，
为圈内外读者所深爱。关于自我，他赤裸裸

地剖白，又有对身边明星的描摹，揭示了众生百态、恋恋红
尘中的男欢女爱的本质，让男
人看了害怕，让女人看了感动
和深思。

“不管”是最好的“管”
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约我聊天，

她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的，为她单位一个
女同事。

她的这位女
同事毕业于一所
名牌大学，工作出
色，人也漂亮，为
人处世都不错，是
个近乎完美的女
人，所以也是个理
想主义者，在爱情
上奉行宁缺毋滥，
一直蹉跎到 36岁
才结婚。婚后有
了个儿子，中年得
子，爱得要命。

当她的孩子
还在襁褓中，她就给他读唐诗。她读了
很多家教方面的书，知道早期启蒙特别
重要。孩子刚学说话，她就天天用汉语、
英语两种语言和他说话。她儿子确实也
表现得聪明伶俐，上幼儿园后，有一家心
理研究所来幼儿园采集数据，对孩子们
进行了智商测验，结果当然是保密的。
但后来园长悄悄告诉她，她儿子全园第
一名。她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家长，相
信自己倾尽全力，一定会教育出一个出
色的孩子，甚至是个神童。

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孩子的教
育中，大到说话如何发音标准，小到如何
抓筷子如何玩耍，都进行着认真的指导，
只要孩子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就立即指
出来，并告诉孩子应该如何如何做。如
果孩子的一个缺点重复犯了三次，就要
受到批评，三次以上，就每犯一次打一下
孩子手背。孩子每天手背挨打的事总会

有，比如打翻饭碗，牛奶没喝完就玩去
了，见了阿姨没问好，昨天学的单词今天
有一半没记住等。她说，我打他手背一
下又不痛，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严格让
孩子长记性，她自信在这样的要求下孩
子会越来越完善。

朋友感叹说，当妈的都做到这个程
度了，可不知为什么她的孩子越来越
差。刚上小学时，是班里前三名的学生，
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时，成了倒数第三名。
现在这个孩子已上初中，各方面仍然毫无
起色，即使是从小就学习着的英语，成绩也
总是很低，总之根本没有一点高智商的痕
迹。而且性格特别内向，既不听话，又显得
很窝囊。他妈妈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呕心
沥血地教育他，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她觉得这是命运在捉弄她。

朋友问我：你说这问题出在哪儿，这
孩子到底怎么了？在朋友疑惑的目光
中，我告诉她，这位好强的妈妈，她的问
题就是对孩子管得太细太严。治疗的方
法当然是反面，就是“不管”。对孩子管得
特别细特别严的家长，大都是在工作、生活
等方面很用心的人，成功动机在他们的生
命中始终比较强，他们的自我管理往往做
得很好，在工作或事业上属于那种放哪儿
都会干好，都会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同样，
在孩子的教育上，他们成功心更切，也很自
信，把对自己的管理，都拿来套用到孩子身
上。可是，他们基本上都失望了。

朋友点头说，对对对，是这样，可这
是为什么呢？

我说，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儿童不是
一块石头，成人刻刀所到之处留下的，并
不完全是雕刻者单方面的想法。假如一
定要把父母比喻为一个雕刻师，那教育
这种雕刻所留下的痕迹则是雕刻与被雕

刻双方互动形成的。作为雕刻者的父母
如果看不到这种互动性，漠视儿童的感
觉，以为在受教育方面，儿童就是块没有
弹性的石头，刻什么样长什么样，那么一
块璞玉在他手中也会变成一块顽石。朋
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接着分析这位妈妈，她在孩子面
前其实一直扮演着一个权威的角色，因
为只有权威才有资格对别人进行不间断
的指令和监视。而就人的天性来说，没
有人喜欢自己眼前整天矗立一个权威。
所有对权威的服从都伴随着压抑和不
快，都会形成内心的冲突——孩子当然
不会对这个问题有这么清楚的认识，他
只是经常感到不舒服，觉得做什么事都
不自由，常不能令大人满意，这让他感觉
很烦。于是他慢慢变得不听话，没有自
控力，不自信，笨拙而苦闷。所以，家长
一定要对“过犹不及”这回事有所警觉，
不要在孩子面前充当权威。一个被管制
太多的孩子，他会逐渐从权威家长手下的

“听差”，变成自身坏习惯的“奴隶”；他的坏
习惯正是束缚他的、让他痛苦的桎梏。不
是他心里不想摆脱，是他没有能力摆脱。
我们成人不也经常有这种感觉吗。

朋友说，是啊，经你这样一分析，觉得
真是这么回事。看来以后要少管孩子。

我点头说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把
上面的想法总结为一句话：“不管”是最
好的“管”。

朋友笑起来，说这句话总结得太好
了，并说自己在教育孩子中要记住这句
话，也要告诉她的那位同事记住这一
点。我说，你可以对你的同事讲讲这句
话，但不要期待她一定能接受。我对不
少家长讲过，不知为什么，一些家
长一听“不管”这个词就反感。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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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妈的话像针一样扎进颜丹青的心里
吃完饭，李建国开着车载着颜丹青

匆匆赶到穆岚家。走进别墅，建国妈和
穆岚正在吃早餐。颜丹青亲亲热热地叫
了声：“妈！”

依旧火遇冰山，建国妈瞄了她一眼
后，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对儿子说：“难道
看老婆比守着生病的老爸更重要？你看
你爸，血压又高了，早饭也没吃，头昏沉
沉的，只想睡觉。”“妈，我是看穆岚回来
了，才走的。”“你是个男子汉，你爸真的
要是有什么事，穆岚一个姑娘家，能背得
动你爸？”“可……”李建国还想反驳，颜
丹青赶紧拉了拉他的衣角，李建国只好
转移话题：“妈，吃完饭，我们送爸到市医
院去看病，丹青认识市医院的院长，她已
经和院长联系过了，院长答应帮忙找个
心血管专家给爸好好做个检查。”

“市医院？我觉得市医院没有中心
医院好，我看还是带爸去中心医院看病
吧。”穆岚突然说道。李建国皱了皱眉：

“市医院哪里不好，市医院和中心医院是
一个档次的，都是三甲医院。”穆岚狡辩
道：“哥，市医院的外科技术是不错，可是
内科不行，内科还是中心医院强一些。”
李建国生气地问道：“谁说的，我在南江
待了这么久，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一说
法？”穆岚看了李建国一眼：“哥，我不跟
你争辩，这事由妈决定，妈说上哪家医院
就上哪家医院，我没意见。”

李建国将目光转向母亲，眼神里饱
含着期待，他希望母亲能采纳自己的意
见。“还是听穆岚的，去中心医院。”建国
妈想都没想就做出了决定。

李建国不服气地问：“为什么，妈？”
“没有为什么，穆岚是你爸的女儿，她觉
得中心医院好，那就是中心医院好。她
绝对不会害你爸。”“难道我会害我爸？”

建国妈轻哼了一声：“你的耳根子软，别
人说怎样就怎样，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自
己一点主见都没有。”“妈，你怎么能这样
说？”建国妈眼睛一瞪：“我就这样说了，
怎么了？”“丹青也是一片好心。”“她是好
心，难道你妹妹是坏心？”李建国耐心解
释：“我没说穆岚是坏心，可丹青也是真
心希望我爸好。”“儿子，看病哪家医院都
能看，专家哪个医院都有，没有必要找熟
人。我们也没有必要欠别人什么。”

建国妈的一番话像针一样扎进颜丹
青的心里，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悄悄地
在颜丹青心头蔓延。她说不出话，也流
不出泪。她的身体开始发冷，心开始发
凉。这些年来，为了走进这个大家庭，为
了维持这个大家庭的安定和团结，为了
感谢丈夫多年来对自己的照顾，她甘愿
俯首低眉地做个小女人，甘愿按照他们
的要求改变自己，甚至甘愿放弃自己的
尊严去取悦他们。可是，无论自己怎么
费尽心思地与他们相处，在这个家里她
永远只是一个被排斥的孤客，她的付出
永远得不到回报，她的好心永远只是多
余。

她感觉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她一
言不发地转身朝门口走去。“丹青！”李建
国追上去，一把将她拉住。颜丹青平静
地对李建国说：“我没事，我先回公司上
班了。”

不知道为什么，李建国感到一丝莫
名的恐慌：“那我送你去。”“不用了，我坐
的士过去，你还是送爸去医院吧。”颜丹
青强挤出一丝的微笑，却掩饰不住内心
的委屈和悲伤。

“走就走呗，说这么多，生怕别人不
知道你心肠好？”穆岚最看不惯颜丹青这
副隐忍懂事的表情，她在后面阴阳怪气
地说。李建国猛一转头：“你给我住嘴！”

一双眼睛似乎要冒出火来。
穆岚吓了一跳，她委屈地看了建国

妈一眼，见女儿受气，建国妈坐不住了：
“建国，你就会凶你妹妹！你还送不送你
爸去医院了？”“我先送丹青去公司，回
来再送爸去医院。”建国妈把手里的
饭碗狠狠地往桌上一摔：“我看你心
里只有你的宝贝老婆，一只不会下蛋
的母鸡迷得你连父母都不想要了？
我看你早就忘记了是谁将你养大的，
忘记了你爸为了给你交上大学的学费，
瞒着全家去卖血。你给我滚，你这个忘
恩负义的不孝子！”

李建国在母亲的吼声中停下了脚
步，他无奈地看着妻子奔跑着消失在自
己的视线里。

一觉醒来，房间一片漆黑。颜丹青
打开灯，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闹钟，已是晚
上八点。肚子迫不及待地向她发出了饥
饿的信号，且来势凶猛，她顿时感到身体
软绵绵的，似乎连翻身下床的力气都没
有了。

她起身给自己泡了一碗方便面，吃
完面，刚刚坐到沙发上，就听到开门的声
音，颜丹青抬头一看，李建国从外面走了
进来。

“你还没睡？”李建国顺手打开客厅
的吊灯，房间立刻明亮起来，一股暖流直
抵颜丹青的心房。

“刚起来，都睡一天了。”颜
丹青轻轻回答。

该书通过女主人公及其他三个女性的故事，再现了现代都市的世情、
风貌，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都市女性灵魂中的各个层面——伦理、
道德、信仰、审美、性心理、生活哲学等。作为一个新时代女性，该如何给
自己定位；作为夫妻，如何掌控家庭的走向，这就是该书引发给每个人需
要思考的问题。

婚姻
家庭

刘爱武刘爱武 著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